
边 关 风

采撷边关最美风景

11 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１日 星期二中国边关责任编辑/陈小菁 E-mail:zhongguobianguan@163.com

奉献崇高，关爱常驻·边关退伍季特别报道①①

编辑视点

西北向西，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
喀喇昆仑山脚下。

这是边关军营普通的一天，耳边回
旋的驼铃曲，让营盘里的气氛显得有些
伤感。

这一天，戍守边关的老兵们，即将
挥别戍守多年的喀喇昆仑。不想说再
见，只因巍峨的雪山，永远矗立在他们
心间。

“啥时候想回来，这
里就是家”

9月 3日，24岁的南疆军区某团下士
陈永鑫坐在床沿，怔怔地望着窗外。

秋日的晨光照在他的额头上。5年
的风沙磨砺，让他的额头多出几条与实
际年龄不相称的皱纹。

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军旅往事
一幕幕在眼前回放。

高考失利后，陈永鑫在职业院校学
过 3个月厨师，又在小餐馆里打过大半
年工，最后他选择报名参军——“为了
人生不再茫然，为了心中那个梦想。”

入伍的前一天，妈妈亲手给陈永鑫
理了一个干练的发型，嘱咐他：“儿啊，
到了部队好好干，要肯吃苦。”

妈妈的话，陈永鑫记住了。
来到部队后，无论再苦再累的任

务，他都冲在前面。几个月后，他成为
雷厉风行的合格一兵。

入伍当年的寒冬，陈永鑫随部队开赴
某高原腹地进行构工作业。天寒地冻，他
抡起一镐，却只凿出个小坑。那段时间，
他干起活来不要命，手上打出血泡，又磨
破了，他一声没吭。

打那以后，战友们都叫陈永鑫“拼
命陈三郎”。

有一年，部队野外驻训撤收，需要
清理野战厕所。木板掀开后，粪水发酵
的刺鼻味道扑来，没人敢凑上前。

陈永鑫二话不说，第一个跳进坑
道……干完活，他还跟大家开起了玩
笑：“咱们现在最需要一瓶香水。”

在南疆守防，必须受得住夏季毒辣
阳光的炙烤。陈永鑫尽管从小生活在
南方，起初也吃不下风吹日晒的苦。一
次训练完，他用手在脸上抹了一把，竟
拭掉了一大块皮。
“也是奇了！打那以后，那块晒伤

的地方再没疼过。”陈永鑫憨笑着说。
今年 8月底，团队赴某高原寒区执

行装备输送任务，陈永鑫主动提出参

加。起初，连队指导员许伟伟坚决不同
意：“不能耽搁了退伍的时间。”

可话到嘴边，他又咽了回去——许
伟伟知道陈永鑫的倔脾气，也懂他内心
的不舍。

9月 5日，离队前一天的晚上，许伟
伟找到陈永鑫，望着宿舍内摆放着的大
包小包，许伟伟动情地说：“啥时候想回
来，这里就是家！”

听到这句话，陈永鑫把头扭到一旁，
不想让指导员看到自己流泪。

卸掉军衔，却放不下
战友深情

打心眼里，陈永鑫舍不得离开军营。
他是家中独子，父母年龄大了，还常

年在外地打工。为了让父母尽早回家颐
养天年，陈永鑫在复退工作的最后关头，
咬牙下定了“离开”的决心。

若不是参军到边防，自幼生性倔犟
的陈永鑫，不会有今天的成熟。

到部队这几年，他定期把攒下来的
钱寄给父母。“过去与父母意见不合，我
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军营的磨砺，让
陈永鑫感受到了肩上沉甸甸的责任。
与战友朝夕相处，更是让他学会了“凡
事为他人着想”这个道理。

入伍后的两年间，陈永鑫没回
过一次家。父母放心不下，瞒着他辗
转 3天 2夜，从四川老家赶赴部队驻地
探望。

时隔700多个日夜，在海拔4700米的
高原相聚，一家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那天，爸反复叮嘱我不要挂念家

里。”陈永鑫说到这里，有些哽咽。
离队前的日子里，陈永鑫时不时

地摸摸常服上的“下士”军衔。晚上临
睡前，他把自己的军装瞅了又瞅。“卸
下军衔，却放不下战友深情。”这句话
一直埋在他心底。

那几天，陈永鑫还总拉着列兵杨
辉谈心……这一切，连长苏博康看得
真切：“杨辉是连队年龄最小的兵，从
新兵开始一直是陈永鑫带的，两人亲
如兄弟。听说班长要走，杨辉的情绪
比较低落。”

杨辉是个“00后”，知识面宽、接受
新事物能力强，但有时处理问题比较
“自我”。在杨辉身上，陈永鑫看到了自
己刚入伍时的影子，平日里对他的开导
也格外多些。

送老兵离队那天，杨辉紧紧拽着陈

永鑫的包，双眼哭得通红。
“事先怎么说的，班长的话咋不听

了？”陈永鑫笑着安慰杨辉。
汽车发动，缓缓驶出大门，陈永鑫

强忍着没有回头。

军营里最后一次聚餐

离队前一天的下午，陈永鑫早早来
到炊事班操作间，帮着准备晚餐。

那天是陈永鑫在军营的最后一次
聚餐，也是他入伍 5 年来最后一次帮
厨。5年，1800 多个日夜，陈永鑫数不
清自己帮了多少次厨。

记得第一次帮厨时，陈永鑫一进
厨房，看着战友们忙碌的身影，他愣是
在操作间里呆站了好一会儿，感觉无
从下手。

好不容易搭上手了，择菜时，他将
一整棵白菜剥得只剩菜心。为这，他挨
了班长好一顿批。

聊起这些，陈永鑫今天还脸红，有
些不好意思。“人都是在批评中成长
的。”他说。

在这个不太宽敞的厨房操作间里，
陈永鑫学会了包包子、揉馒头、擀面条，
熟练掌握了红烧排骨、糖醋鲤鱼等十几
个菜品的烹饪手艺。

军营是一所大学校，在这里有永远
学不完的东西。

对于陈永鑫来说，部队留给他的财
富有很多。入伍后他学会了理发、维
修和驾驶汽车，以及计算机图文处理技
能。每到周末，他还跟着连队管乐队战
友学吹笛子。“我现在能吹七八首曲子，
吹得最好的是《军中绿花》。”他说。

为了给即将离队的老兵留下深刻
印象，当天晚上，炊事班战士做的都是
自己的拿手菜，连队还专门准备了做蛋
糕的食材。

当插着 16根蜡烛的蛋糕被端上餐
桌时，餐厅里变得异常安静。

连长苏博康说：“今天我们一起给
即将离队的 16 名战友，过一次集体生
日。大家即将各奔东西，但军营永远是
你们的家，喀喇昆仑是我们共同的第二
故乡！”

入伍以来，陈永鑫经历了好几次军
营离别，轮到自己离开的时刻，他一直
强忍泪水。

转身看看身边的战友，原来大家也
都是一样，想要努力微笑，却因连长这
句话，瞬间泪如泉涌……

西北向西，挥别我的喀喇昆仑
■王雪振

2018年9月3日，陈永鑫在

离队前精心擦拭连队荣誉室。

毕原瑞，21岁，来自湖北襄阳

再喊一声“南沙，我爱你！”

两年前，在校大学生毕原瑞怀揣着

军旅梦来到南沙。在这里，他见证了南

沙的发展，也见证了自己的成长。“感谢

南沙，让我懂得担当；感谢战友，让我学

会坚强。”临退伍前，他对着大海再高喊

一声：“南沙，我爱你！”

宋天豪，20岁，来自江苏南通

再敬一个军礼

18岁那年，宋天豪入伍到了南沙，

伴着晨光暮霭，听着潮起潮落，看着星

河璀璨，他把汗水和泪水洒在南沙礁盘

上。都说生命里有了当兵的历史，一辈

子不后悔。他说，生命里有了戍礁卫国

的历史，一辈子都珍藏心底。

徐国强，27岁，来自黑龙江牡丹江

再看一眼太阳花

22岁大学毕业后，徐国强从祖国北

疆来到南沙。5年守礁时光，他就像太阳

花一样把根深深扎在岛礁上。铁打的礁

盘流水的兵，离别的日子来了。他说，忘

不了南沙的一砂一砾，忘不了南沙的战

友兄弟，更忘不了国旗下的守礁誓言。

王智恒，20岁，来自陕西铜川

最后一次亲吻细沙

百看不厌南沙景，生死相依南沙

情。青春无悔，是因为把礁盘作为自

己奋斗的舞台。“别了，南沙；珍藏，南

沙。”那天，王智恒将一捧细沙装进玻

璃瓶。他说，看到沙子就像看到自己

戍守的岛礁。

边关再响驼铃曲，诉说老兵不舍情

在今天的边关军营，像陈永鑫

一样的兵有不少。

他没立过功，档案袋里的“嘉奖

登记表”是军旅生涯中获得的最高

荣誉。

他也许算不上出类拔萃，但经

历却足够丰富——在多个岗位任职，

顶着压力、没少吃苦，在成长中蜕去

青涩，也在磨砺中获得新的成长。

军旅生涯就算平淡也光荣。

刚入伍时陈永鑫是通信兵，在改革

调整中他改当炮手，后来又成为驾

驶员……每一次转型，他都付出超

常的努力。尽管不是能手、标兵，但

他干啥事儿都尽心尽力，把“忠于职

守”熔铸在一岗一哨里，落实在一步

一动中。

陈永鑫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工

作踏实。

高强度的日常训练，曾给他留

下大大小小的伤疤——两次被炮

弹砸伤、一次被炮栓挤伤手指；最

悬的一次是夜间驾车剐蹭路边山

体，幸亏车速慢、他反应快，否则早

已连人带车葬身谷底……他总说，

边防军人经历艰辛并不稀奇，“唯

一能与苍穹比阔的是精神”。

巍巍军营，万千将士，能够成为

英雄的终究是少数。更多的则是像

陈永鑫这样默默付出、甘于平凡的

人。他们经过急难险重任务的挑

战、艰苦环境的磨砺，已经拥有不懈

奋斗的意志和毅力。他们用无怨无

悔的坚守和付出，在平凡的岗位书

写属于自己的人生。他们的军旅因

奉献而闪光，他们的青春因奋斗而

绚丽。

又到退伍季，让我们将目光投

向这些平凡的身影，把掌声和鲜花

送给他们。

他们，拥有共同的响亮名字——

边关老兵，边关好兵！

登录“陆军士官选取申报系统”，点
击勾选“我想留队”——成功提交后，我
长舒了一口气。

我是片马前哨排一名边防战士。入
伍两年来，我和战友日夜守护着中缅边
境的一处通道。如果不是来当兵，我可
能一辈子体会不到，在偏远艰苦环境中
为国戍边的滋味。

哨所位于丛林深处，四季气候多变，夜
间狂风大作，守防的日子清苦而孤寂。

每天高强度的训练、繁重的执勤任
务，一度让我难以招架。一次巡逻归来，
我受了风寒，当晚就发起了高烧。躺在
病床上，战友们为我送来病号餐，可我还
是想家了……

恰在这个时候，一位要好的高中同
学打来电话，说他在丽江开了个饭馆，日
子过得安逸，劝我早点退伍一起干。

当时，我还真的有点动心了，但接下
来的亲身经历，让我坚定了在军营干下
去的决心。

几天后的一个深夜，我体温升到
39℃。排长田评宇背起我，在两名战友
的护送下，连夜赶往附近的乡镇医院。
山路湿滑，本来 1个小时的路程，大家走
了整整3个小时。

那一次，我深切感受到战友间“不是
亲人胜似亲人”的情谊。

一个周日，我在图书室无意中发现
了一幅画。画中的风景，是前哨排曾经
的驻地——风雪丫口。

听老兵说，我们现在驻守的哨所，是
2003年从高黎贡山海拔近4000米的风雪
丫口搬下来的。出于好奇，我查阅了图书
室内关于“风雪丫口”的资料。

在退伍老兵王全忠写的一篇文章
中，一些细节十分感人：那时没有公路，
所需补给都是一点点从怒江边背上山
的；没有水，大家融冰做饭；没有电，一盏
煤油灯成了守防战士的“夜明珠”……

思来想去，我拨通了王全忠的电话。
他说，退伍多年了，还是会经常梦见

戍边生活。他忘不了夜里潜伏、与歹徒
搏斗的场景，忘不了和战友们昼夜坚守
哨卡的经历，忘不了一次山洪暴发时，他
和战友搀扶的村民……

一位退伍多年的老兵，为何会对哨
所如此魂牵梦萦？

2017年 7月 23日，我第一次随队前
往怒江方向的24号界碑巡逻。

穿越原始森林，攀爬悬崖峭壁……
一路上，我紧跟班长王浩，沿着他在山体
上凿出的小坑缓缓前行。在攀爬一处崖
壁时，我一脚踩空，下士吴豪眼疾手快，
一把将我拉住……

在此后的一年中，这样的险境，我曾
无数次经历。从最初的“恐慌”到“沉着
应对”，我从一个青涩少年成长为一名合
格的边防军人。

攀登巍峨的高黎贡山，穿过危机四
伏的蚂蟥地，蹚过奔腾的怒江支流，我们
终于抵达 24号界碑。当我凝望界碑上
庄严神圣的“中国”二字，巡逻途中经历
的艰辛，瞬间烟消云散。

每巡守一次边防线，我就对老兵王
全忠的军旅深情多一分理解，也为自己
能够坚持下来感到自豪。

两年的义务兵服役期转瞬即过，在
军营的每一天都过得充实而有意义。我
收获了信心、勇敢和坚毅，还有对军旅人
生价值的真切感悟。

临近退伍，我毫不犹疑地决定：留在
边防，再为祖国站几年岗。

（李政阳、粟 栋整理）
版式设计：梁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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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排一班，呈‘品字’队形展开搜排！”
9月 2日，像往常一样，搜排手谢少

群穿好搜爆服，带上探雷器，和战友一
起对刚爆破过的雷场展开搜排。

这是中越边境广西扫雷队下士谢少
群退伍前夕的“生活速写”。

每次执行任务都站前排，哪里危险哪
里就有他的身影。自执行扫雷任务以来，
谢少群从没请过一天假……

坚守生死雷区

广西明县的“010号雷场”位于一处
峭壁上方。半个月前，谢少群和战友第
一次走进这片雷场，他们先乘坐半小时
的汽车，又徒步攀登2个多小时山路。

一路上，每个人身上背着数十公斤
重的装备，等爬上峭壁时，大家的搜爆
服早已被汗水浸透。为了尽快完成当

天的清排任务，他们顾不上休息，迅即
按搜排方案展开作业。

这片雷场面积不大，谢少群和战友
们胆大心细，清排任务进行得很顺利。

4个小时后，他们将一块刻着“雷场
危险”字样的石碑拔出。这片土地从此
归于安宁。

摘下防护帽，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
由衷的笑容……

自2017年 11月27日至今，谢少群和
战友完成了 110余万平方米雷场的清排
任务，向地方政府交付20余处雷场。

雷场地形复杂，山高坡陡、谷深林
密。每当清排结束，谢少群便与战友
“手拉手”走过雷场。他们以这样的方
式，确保这片土地的绝对安全。

我清排出第86枚地雷

临近退伍，谢少群想得最多的是清
排出更多地雷，把积累的经验传授给更
多战友。

去年底，在广西防城港的“002号雷
场”上，谢少群从泥土中清理出他人生
中清排的第一枚地雷。
“当时，我的表情虽然镇定，但心已

经提到了嗓子眼儿。”他说，清理出第一
枚地雷时的心情，就像“新兵第一次打

出10环”一样激动。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后，谢少群在后

来的作业中，越来越自信。
在排雷官兵眼中，地雷一经排出，

便是象征荣誉的战利品。“就在昨天，我
清排出了第 86枚地雷。”谢少群说，“要
达到‘彻底清除雷患’的目标，我们的任
务依然艰巨……”

他说，即将走下雷场，心中的“阵
地”要靠战友替他坚守。

如果说，军人穿上军装就意味着扛
起一份责任，那么排雷官兵每天穿上厚
重的搜爆服走上雷场，则意味着每时每
刻与“死神”共舞。
“这身搜爆服重 10余公斤，犹如在

身上披了一层铠甲。能穿上搜爆服走
上雷场，是我的荣耀。”谢少群说。

参加扫雷任务前，谢少群是一名连
队卫生员。扫雷集训伊始，没有一点作业
经验的他，掌握扫雷技能较慢——中期考
核成绩排名靠后，处于被淘汰的边缘。

为了成为一名合格的扫雷兵，训
练场上，他跟着老班长一招一式地学；
休息时，他对教练员传授的经验反复
琢磨。

成为搜排手后，他起初对这身笨重的
搜爆服很抵触。谁知280多天执行任务下
来，他却和这身搜爆服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身穿搜爆服战斗的每一天，都将
成为我一生最珍贵的记忆。”他说。

期待兄弟们的好消息

9月 1日清晨 4点，扫雷队官兵起床
了。趁着黎明夜色，谢少群和战友向着
广西宁明的“009号雷场”进发。

初升的霞光，照耀着山脚下的南陲
小镇，眼前的景象一派祥和安宁。
“祖国大美河山，怎能容有雷患？”从

东兴市到防城区，再到宁明县……9个多
月时间里，谢少群跟随东线扫雷队辗转多
地，总行程2万余公里。

这期间，他和战友们近距离接触过
祖国的界碑，欣赏过迷人的边境风光，受
到过当地群众的夹道欢迎、欢送，这些都
让他时时处处感受到作为一名扫雷兵的
光荣。

谢少群最骄傲的时刻，就是完成任
务和战友一起走下雷场。
“即将告别军旅，我最大的期待就

是有一天，能够收到战友们发来终结南
疆雷患的好消息。”谢少群说。

到那时，他将向着南陲的方向，再
敬一个军礼。

左上图：9月3日，退伍前夕，谢少

群仍坚守雷场。 关 磊摄

走下雷场，走不出心中的“阵地”
■关 磊

秋风吹来，驼铃响起。

就要告别南沙，告别同“礁”共济

的战友，即将脱下军装的南沙退伍老

兵心中有万般不舍。感恩、怀念，也

如海浪一般在心中此起彼伏。

在这片祖国最南端的蓝色国土

上，他们留下了青春足迹和辛勤汗水。

无论明天走到哪里、身处何方，这段日

子，都将成为他们人生的记忆珍藏。

岁月如歌，南海作证。今天，让

我们一起倾听4位南沙老兵的“离别

心语”。

■本期观察 陈小菁


